
        
            
                
            
        

    
[379] SD同人 圣诞快乐（花流） by 堕天

 

––––––––––––––––––––––––––—

 

「你在不在？」

这间空寂的大宅和他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找到了窝在壁炉前的那个人后，红发男子大步地走了过去。

「圣诞礼物！」

随着一句简单扼要的话语，一只瑟缩着的小动物对上了一双冰冷的眸子。

五秒钟后，瞳仁开始收缩。

「……」

「喂！你不喜欢？这可是我『特地』找来送你的哦！」

红发男子得意地窃笑着，这当然是他打听到那只狐狸有相当罕见的毛类生物过敏症后才「特地」拣来的东西。

「好歹也给它起个名字吧！」

「乌龟。」

简单的两个字从紧抿的唇瓣泻出，被拎在红发男子手上的小生物颈毛从背上竖直。

「这明明是只猫！」

额头上瞬间冒出了三条黑线，红发男子极力安抚着怀里由于对新名字不满而欲夺门而逃的小猫，力图与面前一张不动声色的扑克脸为自己的圣诞礼物争取一个合法的名字。

「我喜欢乌龟！」

斩钉截铁的话语毫无回寰的余地，一只洁白的手伸出来拎住了……呃，一个红发男人的颈子。

「喂，你干什么？」

还没来得及挣扎，红发男子就象被他拎在手上的猫一样被人拎进了浴室。

「你和你从垃圾场拣来的猫都要洗干净。」

「我才不要，今天约好了要跟仙道他们去国道飙车！」

开什么玩笑！在这个建了泡泡浴池的浴室里有过太多不好的回忆，今天他可不想再重蹈已经沦陷了几万次的泡泡浴陷井。

「你不把它洗干净我就不要你的礼物！」

线条完美的下颏高高昂起，无视别人抗议，一脚把眼前的障碍物连人带猫一起踹下温泉浴池后，黑发男子走出了大厅。

 

「搞什么啊！」

不满地嘟哝着，不幸落水的樱木花道还是尽职地把怀里的黑猫洗成了白猫。

看着刚开始还被冻得缩成一团的小猫渐渐地伸展开身子，光洁的皮毛柔顺地贴着他的掌心。

尽管温暖的水流与可爱的小猫都在对他作着无言的诱惑，一心想赶出门的樱木花道还是狠下心，没泡多久就扯过一边的毛巾帮它擦干还在滴淌着的水珠，自己也除下了被浸湿的衣物，换上流川枫不知何时放到门口的黑色皮衣。

「呃……」

虽然内里没加一件衣物，裸着身子穿皮衣外套的感觉怪怪的，可是要他光着身子走出浴室找其它的衣物，他还是宁可先穿上这身外套的好。

「喂，我走了！」

四下里看了看，那只怕冷又爱睡的狐狸竟然没有如往常一样坐在壁炉前，樱木向空旷的房间大喊着，一手打开了玄关的门。

冷风从打开的门灌了进来，樱木花道缩了缩脖子，走向停放机车的车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意外地看到流川枫就站在自己的机车前，樱木花道不禁有些诧异。

「你上次不是说你车子的刹车不太好使了？我帮你看看。」

嘴角边绽开了一个可以说是温柔的笑容，流川枫打开了机车的顶盖。

「……」

原来，他还是关心自己的。

特地帮自己修刹车锏，是担心自己飙车时会因刹车不灵而有危险吧？

一只猫能换来他的关心，这好象也不错……

樱木花道虽然极力想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嘴角却一径地越扬越高。

「不行，上次的事他还没道歉呢！不能被他这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动了……」

扇了扇不知想起什么而滚烫的脸，樱木花道提醒自己要坚守一个多月来冷战的初衷。

用手把自己上扬的嘴角拉下来，樱木花道板起一张脸，向伏身在机车上不知摆弄些什么的流川枫沉声道：「谁理你啊！我要回……」

「啪——」

钢丝绷断的声音打断了樱木花道话语。

流川枫一脸无辜地回过头来，向脸色发白的樱木道歉：「不好意思，我好象弄坏了刹车锏。」

「你……」

脸上的血似乎全褪上了火红的头发，樱木花道愤怒的指控还没来得及说完，流川枫的手下又发出了「咔嚓——」一声怪异的声响。

「这次又是怎么了？」

樱木花道苍白的脸开始惨绿。

还是一脸冷静的流川低下头看了看声响的来源地，沉着地宣布刚刚发生的事件。

「我想，我刚刚『一不小心』割断了油管。」

「你是故意的！」

他的机车！他才刚刚买回来不到半年的铃木450cc！

樱木花道这下也不管流川枫还杵在机车前了，一把推开他后心痛地打量着自己的爱车。

「我就算用推的把它推回家也不要待在这里！」

向站在一边的罪魁祸首大吼着，樱木花道的右手才一搭上扶手……

「叭哒——」

右边的扶手应手而落。

「哐噹——」

接下来是左边的扶手和挡板……

「咕碌碌——」

一只轮胎也抛「车」弃「轴」。

「唏哩哗啦——」

二十五秒后，张目结舌的樱木花道看着孤伶伶矗立在一堆铁皮、零件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车轮发呆。

一阵萧瑟寒风吹过，那只光秃秃的车轮滚了几圈后也颓然而倒。

（汗，别问作者偶他是怎么拆的……另外，底下有十八禁的内容，好孩子们请回避^^bbb）

 

「你！」

打击过大，已呈石化状态的樱木花道在十五分钟后回魂，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带离了爱车肢解现场。

面前的壁炉，温暖的火苗在跳动着，给空旷的大厅带来了温馨的暖意。

比炉里熊熊燃烧的火苗还要旺盛的，是樱木花道的火气。

左手揪住了坐在身边的人，右手高举的拳头还没打下去的时候，流川枫已经更快地下手，一左一右地箍牢了樱木花道的双手后，整个人压了上去，密密地堵实了他的嘴。

「我绝对不要！」

「我说要的时候，你没有说不的权利！」

舔着唇上被樱木激烈反抗咬出的血痕，流川枫嗜血的笑意让樱木花道脊骨一阵发凉。

他可没忘记上一回见到这种笑容时得到的结果。

惨烈得就象十二级的台风过境。

那时候他只不过迷上了中国李小龙的功夫片，为了看电影爽了他的约会。那只狐狸头一次失控，在找他的同时从他「睡过钟」「迷路」猜测到「被车撞成植物人在医院上演生离死别」。

当清晨时分在某家影院打瞌睡的自己被那只焦急地找了一夜的狐狸一把抱住后，只享受了不到五分钟的感人重逢，便尝尽了自己酿就的苦果——事后可怜的他足足陪他练了三天的「功夫」。

当然，地点是在床上。

但可怕的是，那只没看中国电影的狐狸却偏偏得到了中国功夫的真传，一板一眼地重复他叫得出来的招式过完招后，第三天傍晚他只能坐着轮椅出门去喂饱他可怜的肚子。

樱木花道心有余悸地回想起那些曾经让他迷恋的招数被狐狸演绎出的效果……

第一招龟息大法——功法是嘴巴被堵得密密实实的锻炼肺活量。等到他好不容易能呼吸到空气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全身酸软无力，分不清是肿还是痛的嘴巴只想高歌世界真美好。

第二招猴子摘桃——这个「桃」被那只狐狸擅自解释为樱桃的「桃」，而他不幸正好叫「樱」木花道，所以他胸前那可怜的「樱」桃被摘得从樱桃的大小变成了葡萄的大小，从樱桃的颜色变成了葡萄的颜色，过后足足有半个月他都不敢挺胸走路，因为那两点被衣服一磨擦还是又痛又麻。

第三招叫金蛇探穴——顾名思义，当然是狐狸全身唯一没有骨头的软体与他身上那唯一能被称之为「穴」的地方近身肉博。他不知道金蛇是不是一种奇异的蛇种，因为在自己身上肆虐的东西软中带硬，而且灼热无比。

第四招是推波助澜，其实这一招中还混杂了前面的几招同时出手，他一会儿得龟息，一会儿被摘「桃」，脑子到最后只是一片迷乱，体内的狂潮在他一推一进间被一波波掀起……

第五招叫长虹贯日，具体进行到哪一步他已经不知道了，只是记得后方最后一次生猛的插入几乎是一击致命，岩浆般的热流在他体内冲击着，眼前出现了彩虹般绚丽的光彩。

这样五招下来后，他已经完全瘫软，连动上一下小指头都无能为力了，可是，那只狐狸却自创了最阴毒的一招——东山再起！

然后的然后，不停地再从头依次演练前面的招数，直到经历了三次日出日落他瘫成一堆烂泥，才被推着出去就餐。

…………

看着眼前不愠不火的眼睛，樱木花道因为自己的不幸回忆而打了两个寒颤。

不过，会让狐狸发飙，多半是自己做错了事。

可是这次他不记得自己有做错了什么，一个月前那只狐狸刚回国，他只在这个家里呆了一天就莫明其妙被他赶了出去。

问他原因他不说，而自己实在想不出理由，所以才赌气冷战。现在好心带着圣诞礼物回来看他，都已经先摆出低姿态让两人和解了，那只臭狐狸还有什么不满！？

樱木花道愤愤地想着，反而加大了挣扎的力度。

「知道我为什么特地给你准备这件衣服吗？」

凉凉地看着咬紧了牙四处避闪的人儿，流川枫脸上的微笑灿然如夜空的星子。虽然已经提醒过自己不要被迷惑，樱木花道还是忍不住呆了一呆。

「呃……」

还来不及说什么，流川枫已经把他双手扳到身后，不知从皮衣袖子的什么地方抽出了两条皮带，「啪哒」一声扣合在一起，这样樱木的两只手顿时失去了自由。

「这件衣服有很多好处，一会儿你可以慢慢地体会……」

流川枫脸上尽是温柔的笑意，可是樱木花道却害怕得开始微微打抖——他岂会不知道，那个人笑得越是温柔，心里打的主意就越是可怕。

「放开我……」

举脚踢人的下场是两条腿凄惨地被裤脚上装饰用的金属条大大地分开，脆弱的地方在流川面前一览无遗。

「你真是越学越不乖了！」

把已经无法抵抗的男人推倒在壁炉前，流川枫的手不知从哪里解开了皮衣上的一些拉链和暗扣，本来看似严严实实的衣物顿时呈现出了惊人的效果！

颈上的圆形皮领已经成了一个皮项圈。

由手至肩的袖子刚及腋下。

在黑色皮衣的映衬下，胸前裸露一小片的皮肤分外白皙，两点殷红的梅果引诱人贪婪品尝的欲望。

两肋至小腹都被包裹得紧紧的，就连急促的呼吸都会觉得疼痛。

脐眼以下，被分开的腿间，可怜的分身被装进一个皮套里勒紧得不见天日。但可气的是，后方却有一个杯口大小的圆形窟窿，而且，正好在那让人羞愧的小穴之上。花瓣般的颜色，在泛着幽光的黑色皮革中分外引人注目。

这件该死的衣服，要遮住的全没遮住，不用挡住的倒是包了个严严实实，这种类似SM成人网站上见过的情趣用品营造出了一种惊人的情色气氛。

胸口和屁股上都凉凉的怪异感让樱木花道的脸红得快赶上他的头发。

「你……你想干什么？我不要！」

查觉到流川枫不怀好意的目光，樱木花道害怕地闭上了眼睛，驼鸟般的举动惹得流川枫低笑出声。

「你会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不紧不慢地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冰桶，流川枫打开盖子，从满桶的冰块里取出了被镇在里面的一瓶红酒——那是一个月前他从法兰西比赛回国时特地买来为两人过圣诞夜准备的五十年陈红。

「我……我知道了，我不去跟别人飙车了，照我们原来的约定，我陪你喝红酒好不好？」

樱木花道有些战战兢兢，但也松一口气——流川枫大概是因为他没有遵循他最早的约定而生气吧。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乖乖的道歉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其实他并不是不记得，只是因为赌气才故意答应新朋友们在圣诞前夜抛下他去玩的。

「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应该道歉的？」

细长的眼睛柔和了下来，流川枫优雅地把红酒与两只透明的水晶杯在小桌上摆好，俯下身子看着地上的樱木花道。

「呃……还有什么……」

樱木花道就算是想破了头也想不起来他还有什么是做错了的？

看着樱木花道迷茫的神色，流川枫的脸色又是一沉。

「看来不让你记得深刻点，你是不会反省的！」

一只手抬起了他的下巴，覆上来的唇带着些冰凉的温度。睽违了一个多月的味道让樱木花道安心得有些想哭——那只狐狸去法兰西比赛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自己明明就有乖乖地听从他的话，就连被他强行带上贞操带这种行为都没有抵抗了。他回来才不过一天的功夫，就莫明其妙地生气后赶人。

接下来一个月，他想不出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所以赌气不低头。可是那只狐狸比他更有韧性，不找他也不联络。今天自己是借着圣诞节才壮了胆子上门来找他……

「你到底在生什么气？」

狐狸生气是事实，可是自己无论过筛了几百遍还是找不到他生气的理由，所以只好直接询问他了。

可这句问话好象一下子踩着了狐狸的尾巴，流川枫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哼！」

「哇……痛！」

刚刚还是温柔平和的吻刹那间风云变色，裸露出的乳头也被重重地捏紧。

由于太过靠近火边，被皮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肌肤开始大量渗汗。

「你好象很热啊……」

看着濡湿的水汽从他嘴里呼出，晶莹的汗珠蜿蜒而下，使得樱花般的小乳闪闪动人。流川枫伸出舌头舔了舔微咸的肌肤，突然就往那楚楚可怜的小果实重重一咬。

「啊……」

布满神经的敏感乳头立刻挺立了起来，传达到下体的快感让被装在黑皮套里的分身也开始微微颤抖。

「很久没做了嘛！」

隔着皮套在他分身上掳弄着，流川枫用尖锐的犬齿有一下没一下地咬着嘴里软硬适中的小肉块。

燃烧旺盛的炉火使室内产生了过高的温度，在流川熟练的动作下，樱木花道体内更是燃起了一种不知名的灼热。

汗水不住地从咬唇忍耐的樱木花道脸上的直淌下来，沾湿了颈上的皮项圈，吸饱了水后的皮革开始收缩，眼前的胸脯因呼吸不畅而开始剧烈地起伏。

「太热了吗？」

明知故问地拔开樱木花道已被汗湿的头发，见到红发情人老实地点头后，流川枫低笑了一声，离开了那具起伏不定的身子。

「呼……」

压在身上的重量一轻，樱木花道松一口气，艰难地想让自己离开一些火边，突然一阵冰凉的感觉从刚刚因为被啃噬而异常火热的乳头处传来。

「啊……你……」

流川枫毫不怜惜地用冰桶中的冰块冻上了他刚刚还是火热的乳头，把一层冰屑撒满他胸口裸露出来的肌肤后，另外选出了数颗鸽蛋大小的冰球抵上了他下边的小口。

「不要！」

洞察了他的意图后，樱木花道死命地扭动着，想逃开底下那冷得彻骨的寒冰。

「宝贝，你不是说热吗？」

拿着冰块而微凉的手指轻戳着因为冰冻而骤然收缩的穴口，借着冰块融出的水的润滑下，毫不费力地打开了那紧闭的地方。

「我……」

被皮衣包裹着的地方炙热依旧，但是裸露的肌肤却是被冻得发紫，现在的樱木花道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水深火热！同一具身体传出两种不同的讯息让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做答。只在犹豫间，流川枫已经轻巧地用手指撑开他粉色的蜜穴，把掌心的冰球一个接一个地送进了那本该是窒热的甬道里。

「从里到外的给你降温，这样子你满意了吧？」

毫不留情地一口气塞了近十个冰球，流川枫脸上温和的笑容却让樱木花道觉得体内的冰球寒意更甚。

「不……不要了……」

脆弱的内壁被冰块塞得满满的，体内的敏感点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后，冰冻的痛麻感沿着脊骨向上漫延。

「看起来你这里很高兴呢……」

扶住了樱木花道因为过份的刺激而更为硬挺的分身，流川枫索性把一块手腕粗细的柱形冰块也一股脑地捅入了被冻得失去了正常颜色的洞穴，那可怜的地方立刻传来了一阵强烈的收缩。

「还热吗？」

把那含着透明水晶般的地方抬高，流川枫调整着角度，想看看能不能对上火光，借着冰棱的折射从那被撑大的开口看到更深处的东西。

「不……冷……下面好冷……」

冰冷的物品开始在体内融化，因为下体被高高抬起，冰凉的水流向更深处的肠道倒流，樱木花道只觉得自己小腹以下是一片冰凉。

「冷？」

透过那一点微光，似乎可以看到里面也是嫩红的颜色，遗憾的是冰柱很快就变小了，那个地方也就随之缩小。

流川枫咋了咋舌，虽然觉得好奇心还不太满足，但身为那个地方的开发者，他当然知道里面是多么的炙热与窘紧，所以冰块这么快就会融化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微笑着把那只剩两指粗细的冰块再往里顶了顶，引得樱木花道被冷得快麻木的地方在磨擦下又是一阵颤抖。流川枫恍然大悟般地说道：「这里会冷大概是因为这个缺口把屁股都露出来了吧。没关系，宝贝，我马上就帮你把这里的布料加上。」

「嗯……」

樱木花道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说自己想先把身体里融化的冰水排出来，但是流川枫手上的东西彻底地杜绝了他的妄想。

连着一块圆形皮革的东西上面有一根约二十公分长的男形，粗大的黑色胶棒怒拔上昂。但无疑的，那个东西等一会将被用来堵住流川说的「缺口」。

「今天也许会被这只不知何故、愤怒得脱离了常轨的狐狸玩死也说不定……」

樱木花道绝望地想着，冻麻的地方果然传来了一阵挤压。

辗碎的冰块微微刺痛了肠壁，那过分粗长的男形使撑开的穴口传来了一阵阵激痛。

先前放入的冰块被那旋转着探入的男形顶得深入腹腔，好不容易把那东西全吞了下去后，樱木花道紧裹在皮裤里的大腿传过一阵痉挛。

流川枫优雅地把男形底部的皮革与衣服上的接口拉合，满意地打量着那一片完全没有突起的外套。

「好了，这样你也不冷了，我们来喝红酒吧。」

晃了晃已倒置多时的酒瓶，流川顺手把痛得只能喘气的樱木花道扶了起来，坐上了桌边的矮椅。（*红酒小知识：葡萄酒在饮用前要倒置与摇晃，这样才能使里面的沉淀物与酒液混和，适度解除葡萄酒的酸味。）

「呀……」

屁股才一碰到椅面，樱木花道又是痛得一僵，深深地吸气后才一寸一寸地把自己小心地放到椅子上，肚子里无法排泄出的水流发出了「哗啦」的声响，微妙的感觉让樱木花道蹙起了眉，那该死的矮椅，让他不得不把腹部凹陷、膝盖撑高，整个人被钉在与椅面有所接触的那根男形上，这样的坐姿简直是一种酷刑。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了吧？」

折腾也让他折腾得差不多了，那只臭狐狸，他一定是故意的。

一气饮下了流川枫递到嘴边来的红酒，干渴的喉咙得到了水的滋润，樱木花道总算说出了一句比较完整的话——虽然因为下体的疼痛与鼓涨感而带着一丝颤音。

「你好象很闲？」

狐狸顺手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遥控器，按下了其中一个按钮，顿时在他下体的东西鸣叫着震动起来，要命的是，肚子里面的水流也随着那玩艺的震动，摇晃着荡出了一波波水纹，最后竟然在体内形成了一个小漩涡，把那种翻江倒海般的震动感传达到腹腔深处。

「啊……」

这突如其来的折磨使个樱木花道整个人象是突然被甩到了岸上的鱼，在椅子上不停地蹦达扭动着，可是又怎么能逃避得开来自体内的酷刑。

可悲的是，前方的分身却绷得更为挺直，除了难以言喻的疼痛的欲望外，膀胱的饱涨感发射出的讯号让他明白自己快要到达失禁的边缘。

那只该死的狐狸，一切都算计得那么精明，这种高度的椅子，一大杯250cc硬灌下来的红酒……

「我……我要去上厕所……」

前后方都频频发出要求排泻的强烈讯息，被绞动的腹部也传来太过饱涨的阵痛。

「真是奇怪呀，前面和后面都堵得那么紧，你怎么还会想上厕所呢？」

不怀好意的手在他鼓涨的腹部轻轻地按揉着，突然重重往下一压。

「啊！」

被外部挤压后的水流叫嚣着向身体往外排泻的出口奔涌，但不论哪个出口都已经牢牢地被堵住了——前方是从根部绑紧的皮套，后方是插入得不留一丝缝隙的男形。

「枫……求你……」

全身都已经开始打颤，樱木花道的汗水已经从皮衣的边缘渗出，滴淌到了地板上，很快地，在空气中蒸发。

「那你答应我，以后都不会再理会那个扫把头了？」

不紧不慢地在红发情人汗湿的身体游走，流川枫重申一个月前樱木花道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的条件。

「啊……」

他就知道！那只狐狸有一千种办法不达目的不善罢甘休！

「他……他只是我的朋友……上次我不是……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吗？而且……贞操带……也没有解开过的痕迹……」

他明明已经解释得那么清楚，那只狐狸也相信了他绝对没有出轨，为什么还要因为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折磨他，一定要他离开好不容易认识的朋友呢？

因为身体的痛苦和心中的凄苦，樱木花道的眼角开始渗出了水雾。

「你不肯相信我……」

他一年前跟那只狐狸告白后，能够发展成情人的关系是让他意想不到的。可是那只狐狸的态度却一直是若即若离，在校园内根本对他不理不睬。

两个月前转学来的仙道彰对毫不起眼的自己做了表白，使得总是战战兢兢追在狐狸身后的自己受宠若惊，第一次觉得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在自己说了有喜欢的人而拒绝后，开朗的仙道爽快地说能与他做好朋友也不错。

那只以自我为中心的狐狸怎么就不知道，他除了付出自己的爱之外，也想得到别人的关爱呀！仙道彰是他重视的朋友，在狐狸不理睬他的时候他也想要有个人能陪自己说说话……

虽然一再告诉自己，现在还哭就太难看了，是自己先喜欢上那只狐狸的。他不是早就知道那只狐狸一向都是冷淡而高傲的吗？可是为什么眼泪就是停不下来呢？

「你在哭？」

因为没有得到樱木花道肯定的答案而粗暴地拉起他的头发，流川枫在看到他的泪水后倒是怔了一怔，随即默不作声地横抱起他走进了浴室，除掉了他身上的一切束缚。

「枫……你一个多月都不来找我，我已经你已经厌了我了……」

无法排解的痛楚总算得到了一个仁慈的求赎，樱木花道低着头，看着流川枫沉默地把温暖的水流浇到自己身上，洗去汗水和污垢。

「你也没来找我啊。」

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后，流川枫拿过一旁的浴巾，轻柔地帮他擦拭着身上的水珠。

「你自己上次也说我没有做错，可是你却又突然对我那么冷淡，我怎么敢来找你？我怕你会告诉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只是你已经厌了，以后永远都不想见我了……所以我宁可不来找你啊……」

以为只要不来找他，就可以听不到自己不想听到的绝决的话语，他就象把头埋到沙里就以为看不到危机的驼鸟。只不过是自私地想让自己的美梦再持久一些……不过，那只狐狸是不会懂的吧？

他愿意答应跟自己在一起，大概只是因为觉得有个自动献身与他做爱的人，可以省得他麻烦出去找吧。

他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玩物，刚开始时会有些新鲜和宠溺，如果厌了，当然可以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那你今天怎么又敢来找我？」

拿开了使用过的毛巾，流川枫梳理着被搓得乱糟糟的红发。

「呃……我想见你……」

是的，就算被伤害，也还是想见那个人；就算知道可能会被彻底遗弃，还是装着蛮不在乎的样子过来，只是见了他一面后就觉得心满意足。

抱着被人抛弃的小猫，怀着同样悲壮的心情，他才踏进了这间与主人一样清冷的房子。打算见了他一面后，在他还没有说出自己害怕的话前，迅速地逃离他的身边。

他的勇气也只够让他这么做了。

「笨蛋！」

流川枫搂住了那个低着头不停颤抖着的红发情人，用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我会生气……是因为我在妒忌啊！一想到自己会妒忌那个扫把头，我就忍不住更生气！你居然可以在他身边笑得那么开怀，让我看到了……很不舒服……」

「呃……」

这就是之所以，他说自己没做错，可是他却更生气的原因吗？

樱木花道愕然，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有一种甜甜的喜悦自心头涌起——那只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狐狸，居然说他在妒忌？！而且是为了他而妒忌？这是什么感觉？

「可恶！你不许笑！都是因为你不好，你居然做出了会让我妒忌的事，我要惩罚你……」

冰冷的瓷砖贴上了一具滚烫的身躯，氲氤的蒸汽掩住了一双交缠的人影。

「枫……」

樱木花道修长的腿紧挟着情人的腰部，正喘着气想让那熟悉自己身体的东西进入时，明明应该是无人的大厅却传来了一声砰然巨响。

被吓了一跳的两人赶回大厅，却看到一片狼籍中，那瓶弥足珍贵的红酒已被推倒，一旁东倒西歪着走猫步的，正是那只偷喝了红酒的猫。

「樱木，你还真是送了我一个好礼物啊？」

流川枫不怒反笑，自己知道宠物做错了事主人应该代罚的樱木花道乖乖地走到已经躺到炉前的流川面前，伸出了舌头，努力地取悦着眼前的暴君。

「转过来。」

流川枫抬了抬下巴，示意为自己口交的樱木花道把双腿撑开在自己头部，灵活的中指钻进了那个刚刚被洗干净的小口，轻轻地摩娑着。

「唔……」

温度又开始上扬，体内那一点被轻扫过后，身体不由自主地引发了一阵颤抖，被推倒的瓶子弥漫开了满屋的酒气，空气里饱含的酒精分子中人欲醉，使得明明没喝多少的人也有了一种微醺的感觉。

「啊……」

轻微的凉意自股间传来，樱木花道微嗔地瞪了饶有兴趣地把剩余红酒当润滑剂往自己窄道倒的流川一眼，但在酒精开始灼烧时，体内涌起了一阵阵的炙热。

「上来……」

那个小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爱抚和拓张，柔软得不可思异，流川枫示意他坐上自己已经昂挺的分身，一个月都没有得到渲泻的欲望渴望着更深层次的楔合。

「嗯……」

樱木花道乖乖地把臀间的小穴对上了已经自己的唾液充分沾湿的分身，尽管已经经过了开拓和润湿，还是有些辛苦地才能把那灼热的肉柱吞了进去。

被灌进去的红酒有些倒流了出来，滴淌在两人的结合处，显得无比的淫靡。

「你自己动……」

双手枕在头下，流川枫满意地看着情人羞红的脸，心里却涌上了一股想捉弄他的念头。

「嗯……我……」

死狐狸，又不是不知道他很敏感，一被插进去后，腰都酥软了，怎么可能自己动得了……

樱木花道跨坐在他的腿间，进退不是后，求饶般地吻上了那促狭轻扬起的嘴角。

「喵……」

那只醉猫不知何时发现了还有自己能够喝得到的红酒——就在樱木的股间，也跑了过来凑热闹。

随着这一声轻叫，柔嫩的穴口被带着倒刺的猫舌所刺激，樱木花道几乎是一下子跳了起来，但更快地又被坏心眼的情人压了回去。

「这样你不就是能做到了吗？看来你带来的圣诞礼物还真是个好东西。」

调笑着扫了一眼自掘坟墓的樱木花道，因为他的抬起而流出了更多的红酒，那只贪杯的小猫在发现了这一规律后，一下又一下地舔弄着他敏感的穴口，而坏心眼的情人却在他耳边用言语更挑逗起他的羞耻心。

「不知道从小猫眼里看到你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好象有东西在看你，你就关得更紧了，夹得我好舒服。但是要是一直这样子，小猫就会喝不到喽……」

「啊！」

被他挑逗的话语和耳边温热气息所刺激，同时被一个人和一只猫所调戏的感觉让他哭笑不得。

「枫……」

明明已经没有力气起坐，但被小猫一舔，樱木花道的小穴还是忍不住骤然紧缩。流川枫虽然不太满意到这种低层次的取悦，不过樱木花道自动张翕的穴口倒也是一种新奇的刺激。

「枫……」

他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子他只是单方面在享受自己不停的开合的地方给他带来的快感嘛。

如以往一样充盈于自己体内的硬挺，却一点也没有如以往那样使自己体内的灼热得到解脱。樱木花道拼命地在流川枫身上磨擦着身子，后方被不满意的小猫又舔又蹭，毛茸茸的触感让樱木花道无法抑制地全身颤抖，却更助长了他渴求的欲望。

「枫……」

一声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茫然的意识里只知道那个人已是自己的主宰。

「好啦，我帮你……」

流川枫低笑着，扶起了樱木花道瘫软的身子，由下自上地开始了猛烈的攻击，每次都完全抽出再狠狠捅入，一股一股的红酒从那个小孔里喷涌了出来，餍足的小猫已醉倒在温暖的火炉前。

「嗯……」

终于解除了后面难堪的警报，长吁了一口气的樱木在心情一放松下，白浊的蜜液便坟满了流川的小腹。

「还真是快……是因为太久没做了吗？今天我会让你得到满足的……」

轻笑着堵上情人的唇，在流川枫一个深猛的插入直顶到他体内的敏感那一点处，樱木花道刚刚软下的地方又象装了弹簧般地挺起。

「也许今天这样疯狂的做，明天下不了床也说不定……」

樱木花道茫然的意识里闪过这样一丝警告，可是被充盈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使得他马上又忘了周遭的一切，只能全心全意地体验着情人在自己身上的火热与律动。

亲吻、拥抱、楔合、摇动，意识被无边的快感碾成了碎片，从脑中飞散消失……

记不清已是第几次的释放，再一次茫然的白光闪过后，悠悠醒来的樱木花道才发现，他们两人不知何时已从大厅移到了卧室。

是自己又在做爱中晕过去了吗？那只狐狸呢？

焦急地想起身寻找那已离别了一个多月的温度，抬起手来的樱木花道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左手的无名指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枚银白色的戒指。

「呃……」

「怎么？你对我的圣诞礼物有什么不满？」

旁边的被褥里传来流川枫的声音，樱木花道这才发现原来他一直在自己身边。

羞红了脸，看到狐狸的手上也有着同样一只戒指，樱木花道讪讪地说道：「呃，你不是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这么明显的东西戴在手上……」

「哦，你觉得太明显了？嗯，那你是想把它戴在你的乳头上还是阴茎？我也没有意见啦……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

坏心眼的靠近并抚摸着他说的两个地方，流川枫的提议让樱木花道本是嫣红的脸色瞬间发白。

「呃……还……还是这样就好了。」

开什么玩笑，这段时间的狐狸刚好有些不良的SM倾向，万一他玩真的就糟了。

「我比较喜欢戴在手上……」

「嗯？喜欢吗？那你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句话要对我说？」

流川枫扬起了眉毛，把因为自己的逼近而将头越垂越下的樱木花道拥进怀里。

「有一句话？呃……谢谢你。」

「不对，不是这句。」

「嗯……」

「说呀！」

被窝中赤裸相叠的肌肤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脸色越来越红的樱木花道呻吟了一声扶住自己的腰，那里还在疼痛得让他难以忍受。

应该说的话……不会就是那一句吧……

可是……

「啊！」

敏感的耳垂被狐狸含进嘴里，樱木花道在自己的穴口被一根灼热的硬物抵住的时候，求饶般地扭动着。他已经不行了，再来一回合明天就真的下不了床了……

「说呀，你说对了我就不做。」

低嘎的声音挑动着他脆弱的耳膜……虽然很害羞，可是明天他想活着出门……

樱木花道的脸比头发更红，迟疑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嗯……我……我爱你……啊！」

「……」

这一句表白换来的是下体被狠狠的贯穿，在他含嗔地瞪着那个逗弄他说出实话却又毁约的人时，那只笑得非常狡猾且无辜的狐狸凑上他的耳边轻声道：「你说错了，其实我只不过想听你说声『圣诞快乐』而已！」

「啊……」

「宝贝，既然你那么热情主动，我怎么会忽视你的爱意呢……」

「嗯……」

「呀啊……」

「呼呼呼…………」

柔软的被褥翻起了阵阵春浪，黑色的头发与红色的头发在枕上纠缠，难分彼此。

 

窗外，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象是给天下所有的爱人们送去沌洁的祝福。

一片小小的雪花被风吹上了爱的窗台，融成了一汪水迹。

雪中，被片片冰晶装饰得更显洁净的落地玻璃倒映出远处霓虹的闪烁。

「Merry Christmas ` 2001」

 

—全文完—

 

呃……

写完了这一篇越扯越长，完全不知所谓的东西才发现，我到底在干什么？！！@@

汗^^bbb

嗯嗯，总算写了X天的第一篇同人作品（虽然个性完全不符合：P），就已经值得普天同庆了！

哦呵呵呵呵呵~~~（以上嚣张的笑声由于某人被疑为是从XX病院精神科偷跑而被众人拖走，渐远）

^^bbb

不管怎么说，祝福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们，圣诞快乐！！！

 

By正拿着网兜围捕圣诞老人、掂量着把驯鹿卖到动物园能值几个钱的堕天上

 

–––––––––––––––––––––––––––––––––––––––-

Ps.这篇文章如果有大人喜欢的话，尽管拿去吧，不用再另外申请了^^

 

这篇圣诞礼物的小品文，本来应该亲自送到各位亲朋好友的坛子上去^^

不过因为有H（其实最开始只打算写一篇5~6K的搞笑小文，可是……汗，写着写着就变成了20多K的东西^^bbb），而且最近有些坛管好象查得挺严的……-_-所以大家就看着办吧，懒懒的「惰」天就不往别人的坛子送炸弹了……

再一次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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